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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移民与塞浦路斯的民族形成
———兼述塞浦路斯历史上希腊族人与土耳其族人的关系

何 志 龙

内容提要　塞浦路斯最早的居民是古塞浦路斯人 ; 后来古希腊移民成为塞浦路

斯居民的主体 ,他们不仅融合了古塞浦路斯人 ,而且先后同化了移居塞浦路斯的腓尼

基人、犹太人、阿拉伯人 ; 惟有移居塞浦路斯的亚美尼亚人和马龙派教徒保持着自己

的民族特性 ; 姗姗来迟的土耳其人成为塞浦路斯的第二大民族 ,并保持着他们的宗

教信仰、语言和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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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发展 ,一方面是生产力的纵向推进 ;另一方面则是文明交往的横向扩展 ,包括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和平交往或暴力冲突。在早期人类社会中 ,移民活动是文明交往的

普遍形式 ,对文明的传播和民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位于地中海东部的蕞尔小国塞浦路

斯 ,堪称人类文明交往的“活化石”,代表不同文明的多个民族在此交融 ,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民族结构。本文旨在从塞浦路斯历史的长河中 ,再现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形成、演进的过

程 ,并论述塞浦路斯历史上希腊族人与土耳其族人的关系。

一、塞浦路斯的最早居民 ———古塞浦路斯人

塞浦路斯的最早居民既非希腊族人 ,也非土耳其族人 ,而是古塞浦路斯人 ( Eteocyp rians)。

早在公元前 7000—前 6500年间 ,塞浦路斯岛 (以下简称“塞岛”)就迎来了首批定居者 ,他们在

海岸、河岸或山坡上 ,在有永久性水源且便于防御的地方 ,用石头和土坯建成圆形蜂窝状的房

屋 ;他们以农耕为主 ,兼事捕鱼和狩猎 ,用石头制造器物及石斧、箭头等工具。据考古发现 ,属

于这一时期的定居点有 15处 ,其中规模最大、最富特色的 ,首推位于南海岸的基罗基提亚遗

址 ,故被称为基罗基提亚文化。根据从遗址中发现的器物判断 ,这批定居者可能来自叙利亚—

巴勒斯坦一带沿海地区。在公元前 5700—前 5500年间 ,可能是因一场大的自然灾难 (如地

震 ) ,基罗基提亚文化突然消失了 ,从而在塞浦路斯历史上留下千余年人类活动记载的空白。

公元前 4600—前 4500年间 ,塞浦路斯出现了第二批定居者 ,从考古发现推断 ,他们可能来

自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沿海地区或安纳托利亚地区。考古发现该时期的定居点多达 30处 ,

其中位于南海岸的索特拉遗址的规模最大 ,有房屋 50多座 ,故被称为索特拉文化。公元前

4000—前 3900年间发生的地震将大部分定居点夷为平地 ,但塞岛上的人类活动仍然继续着。

继索特拉文化之后 ,公元前 4000—前 2500年间 ,塞浦路斯社会进入铜、石器并用时期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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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以埃里米文化为特征的村社群体 ,定居范围进一步扩大。从此 ,塞浦路斯岛上的人类活动

由间断、孤立状态逐渐步入了人口不断增加、各定居点之间相互往来的连续发展阶段。

公元前 2500年左右 ,由于原居住于小亚细亚半岛南部的卢维人 (Luwians)的入侵 ,安纳托

利亚地区的居民纷纷外逃 ,其中部分难民渡海来到塞浦路斯 ,定居于塞岛西部的菲里亚地

区。① 随着安纳托利亚难民的到来 ,塞浦路斯居民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最为突出的是塞

岛居民从此开始冶炼青铜 ,进入青铜器时代。塞岛居民的墓葬习俗也发生了变化 ,不再像新石

器时代那样以生前居住的圆形蜂窝状房屋作为死后的墓穴 ,而是开始使用户外公墓 ,在塞岛上

许多地方都发现了这种公墓的遗迹。同时 ,在墓葬中发现有十字形小肖像 ,说明当时塞岛居民

已有对某种神祇的崇拜。安纳托利亚难民定居的、以菲里亚为中心的地区的这种变化了的文

化 ,被称为菲里亚文化。

塞浦路斯著名历史学家 C·斯布里达奇博士认为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 ,这个时期的塞浦

路斯人 ,与很早就有雅利安人部落定居的安纳托利亚大陆上的人是同一种族。”②也就是说 ,这

一时期的塞浦路斯人 ,从人种上讲属雅利安人 ; 从来源上看 ,他们是第二批定居者和安纳托利

亚难民的后裔 ,一般称之为古塞浦路斯人或土著塞浦路斯人。

二、古希腊人移民成为塞岛居民的主体

继安纳托利亚难民之后 ,古希腊人来到塞浦路斯。古希腊人向塞浦路斯移民经历了两个

时期 :第一时期为公元前 16世纪 ,移民主体是古希腊的迈锡尼 - 阿卡亚人 (Mycenaean -

Achaeans) ; 第二时期为公元前 13世纪末至公元前 11世纪初 ,古希腊人大量移居塞岛。

公元前 17世纪 ,迈锡尼 - 阿卡亚人进入希腊中南部 ,后来征服了克里特的文化中心克诺

索斯并向周围扩张。“从那时起 ,迈锡尼人就在爱琴海上居于统治地位 ,并且不断扩展他们的

海外领地。他们的活动遍及地中海东部 ,特别是以铜矿著名的塞浦路斯岛。”③据记载 ,公元前

1500年 ,首批 1200名迈锡尼 - 阿卡亚人移民来到塞浦路斯 ,定居于东南部的恩科米 (今萨米

斯附近 )、克提昂 (今拉纳卡 )和伊达利昂等地。④ 在这些地区都发现了较完整的迈锡尼 - 阿卡

亚人城市的遗址 ,而且塞浦路斯北海岸的一个狭长地带至今仍称为“阿卡亚人海岸”。

迈锡尼 - 阿卡亚人移民对塞浦路斯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迈锡尼 - 阿卡亚人的到来 ,塞

浦路斯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改变 ,迈锡尼 - 阿卡亚人成为塞浦路斯居民的主体。与古塞浦路斯

人相比 ,文化发达的迈锡尼 - 阿卡亚人是富有阶层和权贵。塞浦路斯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

的时期 ,塞浦路斯最早的王国“阿拉西亚”或“阿赛 ”就存在于这一时期。在埃及的“阿玛尔档

案”中 ,有阿拉西亚国王与埃及法老和叙利亚的乌加里特国王往来的书信。⑤ 公元前 13—前

12世纪之交 ,阿拉西亚王国因遭“海上民族”( Sea Peop les)的劫掠和破坏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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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献中曾提到的“海上民族 ”,其中就包括古希腊人 ,他们因迈锡尼文化解体而向地

中海东部地区迁徙。公元前 1225—前 1190年 ,“海上民族 ”相继摧毁了塞浦路斯居民的主要

定居点恩科米、克提昂、辛达、马阿、皮拉等城市 ,随后有部分“海上民族 ”在被他们夷为平地的

废墟上重建并定居下来 ,这是古希腊人向塞浦路斯移民的第二个时期的第一次移民潮。公元

前 12—前 11世纪之交的特洛伊战争 ,造成了古希腊人向塞浦路斯移民的规模更大的第二次

移民潮 ,这一次 ,古希腊人向塞浦路斯移民的活动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古希腊人大量移民到塞浦路斯并在岛上相继建立起了诸多类似古希腊城邦的独立的城市

王国 ,从此 ,塞浦路斯历史进入了王国时期。塞浦路斯和希腊有许多关于古希腊移民在塞岛建

立城市的传奇故事。《荷马史诗》也提到塞浦路斯的佩福斯国王基里拉斯曾向希腊的特洛伊

远征军首领阿伽门农王馈赠过贵重礼品。①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公元前 484—前 425

年 )及同时期的其他作家也都记述过当时塞岛居民中有数量相当多的希腊人。② 来自古希腊

的移民彻底改变了塞岛的人口结构 ,他们逐渐发展成为在塞浦路斯占绝对多数的民族———希

腊族 ,古希腊文化也随之渗入到塞浦路斯社会的各个领域。早在公元前 3千纪 ,古希腊文化中

关于丰产女神库普里斯的故事就传入塞浦路斯 ,这位女神后来本土化为塞浦路斯爱神阿佛洛

狄特。在塞浦路斯的神话故事里 ,这位女神出生在塞岛西南海岸一个名为皮特拉托罗米乌的

地方 ,因而塞浦路斯被誉为“爱神之岛 ”。古希腊文化中关于其他神祇的故事也都传入塞岛 ,

但塞岛上各地居民的崇拜却不尽相同 :萨拉米斯的居民崇拜宙斯 ,埃皮亚和伊达利昂的居民尊

崇雅典娜 ,而库里昂的居民敬奉阿波罗。当时 ,塞岛上的各城市王国相互独立 ,而且相互之间

时有争斗和冲突发生 ,但所有居民的精神生活却高度一致 :他们都前往位于希腊中部的古希腊

宗教中心、阿波罗的圣地达尔斐奉献祭品 ,这一点与古希腊各城邦居民的情况极为相似。

此外 ,塞岛上的诸王国均采用古希腊的王位世袭制度 ,国王行使最高祭祀、法官和军事统

帅的职权。塞浦路斯人的日常用品也颇具迈锡尼文化特征。迈锡尼文化在古希腊文明衰落之

后 ,仍在塞浦路斯延续了两个多世纪 ,通常称之为“后迈锡尼文化 ”。这一文化现象是移民活

动在早期人类社会历史交往中具有特殊作用的典型范例。③

三、腓尼基人移民

继古希腊人移民到塞浦路斯之后 ,公元前 9世纪初至公元前 8世纪 ,原居于叙利亚北部推

罗城邦的腓尼基人来到塞浦路斯南海岸的克提昂 ,他们对克提昂进行重建并称之为“新城 ”。

其实在此之前 ,腓尼基人已经把克提昂作为他们在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中转站。在公元前 850

年左右 ,亚述人入侵腓尼基城邦 ,腓尼基人的舰队遭到沉重打击 ,腓尼基人大量移入克提昂 ,克

提昂的阿斯塔特神庙就为首批腓尼基移民所建。亚述征服腓尼基人的西顿城邦和推罗城邦

后 ,腓尼基人进一步向塞浦路斯迁徙。不过 ,腓尼基人并未在塞岛上进一步扩张 ,只是把塞浦

路斯作为他们向地中海西部的西西里岛、撒丁岛、迦太基甚至西班牙扩张的基地。

亚述征服塞浦路斯后 ,腓尼基人聚集的克提昂与塞岛上的其他王国一样 ,也向亚述王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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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贡。亚述利用腓尼基人制衡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

波斯征服塞浦路斯后 ,腓尼基人得到波斯帝国的极力扶持 ,曾一度占领塞浦路斯最著名的

城市萨拉米斯 ,后来在雅典的帮助下 ,萨拉米斯城的建立者托塞家族的后裔埃瓦哥拉斯一世被

拥立为萨拉米斯国王。埃瓦哥拉斯一世雄心勃勃 ,决心以萨拉米斯城为霸主 ,把纷争不和的诸

王国统一起来 ,摆脱波斯人的统治。他的行动由于遭到腓尼基人的强烈反对和波斯帝国的干

预而失败。但他对塞浦路斯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正是他把古希腊拼音字母传入塞浦

路斯 ,并在全岛推广 ,在他的大力倡导下 ,古希腊文化在塞浦路斯得到广泛传播。

公元前 332年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取代波斯人统治了塞浦路斯。亚历山大病故后 ,其部

将———统治埃及的托勒密和统治马其顿的安提俄克 (又译为“安提帕特 ”) ———对颇具战略价

值的塞浦路斯展开了激烈争夺。公元前 312年 ,托勒密的军队占领克提昂 ,杀死了支持安提俄

克的克提昂国王普米阿慧 ,腓尼基人的著名神庙被付之一炬 ,从此结束了克提昂作为腓尼基人

王国的历史。此后 ,塞浦路斯浓厚的希腊文化氛围 ,使腓尼基人逐渐融入希腊人之中。同时 ,

塞浦路斯最早的居民古塞浦路斯人也被希腊人所同化。C·斯布里达奇斯博士认为 :“土著的

古塞浦路斯人和腓尼基人在公元前 4世纪和托勒密王朝统治期间几乎已经完全希腊化了。”①

也就是说 ,此后的塞浦路斯希腊人从种族意义上讲 ,已经融入古塞浦路斯人 (雅利安人种 )和

腓尼基人之中。

四、犹太人移民与基督教在塞浦路斯的传播

犹太人向塞浦路斯移民最早始于公元前 2世纪中叶。② 其原因是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趁

埃及内乱和巴勒斯坦的犹太统治集团内讧之机 ,攻占耶路撒冷 ,杀戮抵抗者 ,劫掠圣殿 ,并宣布

犹太教为非法 ,禁止犹太人从事一切宗教活动 ,并强迫犹太人改宗 ,从而造成犹太人外逃。而

当时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对犹太人相对友善 ,甚至“把犹太人看作是人民中可信赖的

人”。③ 犹太人移民主要定居于塞浦路斯南部的萨拉米斯 ,并且保持犹太教信仰。

罗马帝国统治塞浦路斯后 ,犹太人继续向塞浦路斯移民 ,尤其在公元 70年 ,罗马帝国镇压

犹太人起义 ,耶路撒冷“被夷为平地之后 ,犹太人便进一步流入塞浦路斯 ,这就使得本来人数

已经众多的犹太人愈益增多”。④

公元 45年 ,著名使徒犹太裔塞浦路斯人巴纳巴斯 (Barnabas,又译为“巴拿巴 ”)与使徒保

罗奉安提阿教会差遣 ,开始了基督教史上第一次向外邦传教之旅 ,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塞浦路

斯。在保罗和巴纳巴斯的说教下 ,罗马帝国驻塞浦路斯总督塞尔吉乌斯 ·保罗斯 ( Sergius

Paulus)皈依了基督教 ,这成为基督教渗入罗马帝国政权的开端 ,也是罗马贵族接受基督教的

首例。⑤ 后来巴纳巴斯再次到塞浦路斯传教 ,并创建了塞浦路斯直属使徒教会。公元 75年 ,

巴纳巴斯被视基督教为异端的萨拉米斯的犹太教徒用乱石砸死 ,以身殉教。

公元 116年 ,萨拉米斯的犹太人发动了反对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大起义 ,疯狂杀戮塞岛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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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和罗马人。罗马帝国向塞岛紧急调集军队才平息了这次起义。据记载 ,在这次起义中

死亡人数达 24万人之多。① 这个数字无疑是被过分夸大了 ,但它却说明了双方相互残杀的程

度 ,而且冲突的双方均为非基督徒 ,基督徒并未参加。C·斯布里达奇斯博士认为 ,该事件“导

致异教徒大量被消灭 ,大大促进了基督教在塞浦路斯的传播 ”。② 公元 117年 ,罗马帝国“下令

把所有犹太人立即逐出塞浦路斯 ,凡迟迟不走者处以死刑 ”。③ “然而 ,这又不尽符合事实 ,因

为在后来发现的许多铭文里 ,都提到有犹太人和犹太会堂的继续存在 ”。④ 这些留下来的犹太

人可能已皈依了基督教 ,他们为了能够继续生活在塞浦路斯 ,只能皈依基督教 ; 继续存在的犹

太会堂 ,很可能是犹太人进行基督教活动的场所。萨拉米斯的犹太人起义对基督教在塞浦路

斯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因为这一时期尽管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尚未获得合法地位 ,但罗马统治

者已开始采取怀柔政策 ,在罗马帝国境内基督徒的处境比犹太教徒要好些。皈依了基督教的

犹太人继续生活在塞浦路斯 ,他们与主体民族希腊族人信仰同一宗教 ,最终逐渐融入希腊文化

之中。从此 ,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在融合了古塞浦路斯人和腓尼基人之后 ,又融合了犹太人。

五、阿拉伯人移民及其被希腊人同化

公元 7世纪中叶 ,崛起的阿拉伯人与拜占庭帝国对极具战略地位的塞浦路斯展开了激烈

争夺。公元 653年 ,阿拉伯帝国驻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组织了对塞浦路斯的首次远征。阿拉

伯人侵入塞浦路斯 ,在塞岛上大肆掠夺 ,撤离时 ,穆阿维叶将“登记在册 ”的 12000名阿拉伯士

兵留驻岛上 ,并鼓励阿拉伯人向塞浦路斯移民。此外 ,穆阿维叶还在塞浦路斯西南海岸的佩福

斯城附近安置了许多叙利亚士兵 ,命令他们利用岛上丰富的木材建造战船 ,为攻打拜占庭首都

君士坦丁堡做准备。公元 680年 ,穆阿维叶忙于与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争夺哈里发之位 ,因而向

拜占庭帝国做了让步 ,撤走了留驻塞浦路斯的 12000名阿拉伯士兵 ,只有少数阿拉伯人继续定

居塞岛。

随着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的建立 ,阿拉伯人又恢复了对外征战 ,多次入侵塞浦路斯。公

元 965年 ,拜占庭帝国利用阿拉伯帝国衰落之机占领塞浦路斯。实际上 ,在阿拉伯人袭扰时

期 ,尽管塞浦路斯处于阿拉伯和拜占庭两大帝国的双重统治之下 ,但由于历史、文化和宗教等

诸多因素 ,塞岛上的希腊人支持拜占庭帝国而反对阿拉伯侵略者。戴维德 ·胡特 (David

Hunt)在《塞浦路斯的烙印 》( Footprin ts in Cyprus: A n Illustra ted H istory)一书中写道 :“(当时 )

塞浦路斯的实际控制权主要掌握在拜占庭帝国手中 ,当阿拉伯人丧失了在塞浦路斯的势力后 ,

岛上的大多数穆斯林迁出了塞浦路斯 ,留下者则逐渐皈依了基督教 ,并被希腊人同化 ”。⑤ 从

此 ,在塞浦路斯的希腊人中 ,也就融入了些许阿拉伯民族成分。

六、独善其身的亚美尼亚人和马龙派教徒

公元 578年 ,拜占庭帝国皇帝查丁尼二世打败波斯帝国 ,占领亚美尼亚 ,并将 3350名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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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人掳往塞浦路斯 ,分给他们土地 ,作为“保护人员和自耕小农 ”定居于塞岛北部 ,以增强塞

浦路斯自身抵御阿拉伯人袭扰的能力。① 公元 1136年 ,拜占庭帝国征服小亚美尼亚 ,再次将大

量亚美尼亚人带到塞浦路斯 ,现在塞岛上的亚美尼亚人便是他们的后裔。这些亚美尼亚人仍

然使用亚美尼亚文字和语言 ,信仰基督教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派 (属基督一性论教派 ) ,其组织

和礼仪接近希腊东正教。

马龙派教徒是十字军东侵时期从叙利亚逃难来到塞浦路斯的 ,主要定居于塞岛的西部地

区 ,他们仍然讲阿拉伯语 ,信仰属于东仪天主教的马龙派。由于亚美尼亚人和马龙派信徒与塞

浦路斯的希腊族人的信仰都源于基督教 ,同时在希腊族人占绝对多数的社会氛围中 ,他们与希

腊族人有着密切而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 ,使其逐渐融入希腊族人社会。曾在英国塞浦

路斯殖民政府中任过职并在塞岛上进行过实际考察的英国人迈克尔 ·李和汉卡 ·李认为 :

“他们现在已完全被岛上 (希腊人 )的生活方式所同化。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的马龙派教徒都

自愿留在具有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社会风俗和文化传统的区域内 ,用希腊语作为同官方和外

来人士交流的语言。”②但是 ,从民族 (更准确说应该是种族 )角度看 ,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的

马龙派信徒作为塞浦路斯的少数民族依然存在 ,只是在宗教和文化上他们与希腊族人更相近

而已。

七、土耳其人移民及其与希腊族人的关系

与希腊族人相比 ,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可谓姗姗来迟。1571年 9月 ,土耳其人征服塞

浦路斯 ,并向塞浦路斯移民。从此 ,塞岛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民族———讲土耳其语、信仰伊斯兰

教 (属逊尼派的哈乃斐教法学派 )的土耳其族人。

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共同生活在这个蕞尔小岛上 ,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比邻而居、和睦相

处 ,从未因宗教问题而产生过冲突。这是因为 ,一方面 ,自 1489年威尼斯人取代鲁西格南王朝

(1192—1489年法国人在塞浦路斯建立的王朝 )统治塞浦路斯后 ,威尼斯人对塞浦路斯希腊族

人敲骨吸髓的统治 ,曾激起希腊族人的多次反抗 ,当时希腊族人希望土耳其人征服塞浦路斯 ,

把他们从威尼斯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另一方面 ,土耳其人征服塞浦路斯 ,实际上是土耳其人

与威尼斯人对塞浦路斯的争夺 ,未触动塞岛上希腊族人的利益 ,因而当时希腊族人对土耳其人

并无恶感。在土耳其人统治塞浦路斯之初 ,曾发生过极少数希腊族基督徒为免交人丁税而皈

依伊斯兰教的情况 , ③但从整体历史过程来看 ,在土耳其人统治塞浦路斯的 200多年里 ,希、土

两族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民族融合。其主要原因有三 :

其一 ,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的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都早已形成 ,尤其是他们所信仰的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两大世界性宗教 ,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均视之为他们的民族特征而备

加珍视。希、土两族均把保持自己的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看成他们与各自的母体民族———希

腊本土的希腊人和土耳其本土的土耳其人———联系的纽带。因此 ,希、土两族为了保持本民族

的纯洁而严禁彼此通婚 ,从而严重阻碍了两族之间的深层交往。实际上 ,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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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与接受对方的语言、宗教和彼此通婚 ,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方式 ,然而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

在这三方面却壁垒森严。

其二 ,土耳其统治者在塞浦路斯实行民族宽容政策。在土耳其统治塞浦路斯之初 ,帝国素

丹 ( Sultan,又译“苏丹 ”。在我国的中东研究领域趋向统一使用“素丹 ”)对希腊族人宽容有

加 ,曾多次发布谕旨 ,告诫驻塞岛的土耳其人官员不得使用宗教法和在税收方面欺压希腊东正

教会信徒 ,“如果我听到欺压异教徒或擅自增税 ,从而导致异教徒臣民不满以至影响社会稳定

者 ,将严惩不怠”。① 而且素丹的确严惩过欺压希腊族人的土耳其人官员。1660年 ,素丹承认

塞浦路斯教会大主教是基督徒的非官方保护者 ,并允许他直接觐见素丹 ,面陈人民疾苦。1754

年 ,塞浦路斯大主教被确认为人民的“埃恩纳克 ”( Ethnarch,奥斯曼帝国在希腊东正教地区所

设的一种政教合一的官职 ,相当于省长、总督或民族首领 )。实际上 ,土耳其统治者不仅恢复

了曾被法国人和威尼斯人剥夺的希腊东正教会的权利 ,而且大加扶持 ,利用其为自己的统治服

务。利用当地人是土耳其人殖民统治的基本方式 ,它有利于奥斯曼帝国社会的稳定。在 1821

年因希腊独立运动波及塞浦路斯而导致土耳其人对希腊族人的大屠杀之前 ,土耳其人在塞浦

路斯实行的民族宽容政策未曾改变 ,这一政策也就保证了被统治的希腊族人可以继续信仰他

们自己的宗教 ,承传希腊文化。

其三 ,人口少但居统治地位的土耳其族人既不能将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希腊族人同化 ,更不

愿被被统治民族希腊族人所同化。在世界民族交往史上 ,统治民族被被统治民族同化的事例

并不鲜见 ,但其前提条件是统治民族的文化相对落后 ,其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 ,不得不接

受被统治民族相对先进的文化。土耳其族人拥有先进的文化 ,因而决不可能弃而皈他。同时 ,

希腊族人在被法国人和威尼斯人统治时期 ,曾经历了罗马天主教会对希腊东正教会长达三个

多世纪的残酷迫害 ,使其增强了抵御外来宗教和文化的能力 ,希腊文化能在塞浦路斯延续三千

余年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② 因此 ,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分别保持着各自的语言、宗教和文

化传统 ,二者并行发展 ,直至今日仍然如此。这一状况致使两个民族之间的交往严重受阻 ,现

实利益使彼此的敌对情绪加深 ,矛盾不断激化 ,在某些大国的干预下 ,最终走上了南、北分治的

道路。

Abstracts　Eteocyp rians were found to be the earliest inhabitants living in Cyp rus.

Later on, Greek imm igrants became the main body of the nation by integrating with

Eteocyp rians and imm igrants of Phoenicians, Jews and A rabs as well. Imm igrants of

A rmenians and Maronites kep t their own ethnicities by living in an isolated way. The latest

Turkish imm igrants became the second largest ethnic group s while following their own

religious, languistic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何志龙 ,副研究员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西安 , 7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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